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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廷颙（yóng）记得他三四岁

的时候，暑假里跟着妈妈从嘉兴老

家到杭州来看爸爸。

那是 1940 年代末，廷颙的父亲

何鸣岐，早年在之江大学学习，当时

是建筑工程系的助教。

何家有五个兄弟姊妹，当时廷颙

上头有两个已经上学了的姐姐佩韵

和佩雯，后头两个妹妹还没有出生。

父亲常常和一位陈伯伯一起，带着廷

颙到钱塘江去游泳，他太小，只趴在

爸爸背上跟着游水；有的时候他们一

家三口去山上采毛栗子，父亲喜欢摄

影，给他和母亲照了许多照片。

中午饭就在之江大学父亲的宿

舍里头吃，廷颙午后要睡一觉。等

他醒来，糖腌番茄已经等着他：皮都

剥掉了，瓤也去掉的，上头撒了一把

糖。“那是我人生最最幸福的一段时

光。”

后来，他就很少能感到这样的

幸福了，他们兄弟姐妹常常只能看

到父亲弓着背脊在画图的背影。“爸

爸很忙很忙，不要说陪我玩了，话也

很少跟我们讲。”

孩子都记得，父亲的书桌上，绘

图的工具总是整整齐齐地摆在相应

的位置，桌边常有一杯浓茶。

他是西泠、南屏的爸爸

他教育儿子廷颙——

说老实话
做老实人、老实事

1952 年底，也是一个下雪天，何家

姆妈带着子女从嘉兴搬来杭州外西湖 16

号罗苑。从城站坐上三轮车，过断桥时路

不好走，何家姆妈跳下三轮车，帮忙推车。

新家在平湖秋月旁的罗苑，旧时是一

处美国人的私家别墅，俗称“哈同花园”。

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从贵州回迁杭州，罗

苑成为浙大教师宿舍。

何家当时住在现在平湖秋月景区最西

面平台这个位置。家里的房间朝南面临西

湖，推开一扇扇高大的百叶窗，湖光山色一

览无余。到了春天的夜里，一轮明月悬挂

在静谧的天空中，在微风吹拂之下，湖面上

泛起一片金灿灿的小浪花。

可是父亲何鸣岐却无暇享受罗苑的美

丽与惬意。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浙江大

学为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需要选择新校

区。何鸣岐先生作为浙江大学基建委员之

一，土木系建筑设计负责人，身负重任。何

家搬进罗苑后，父亲何鸣岐就开始没日没

夜地投入到基建工作中去。

首先是参与选校址。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复原回杭之初，

学校就曾设想在万松岭上南宋故宫遗址附

近另建新校舍，但是由于当时的时局，无法

实现。

解放后不久，浙江省和杭州市人民政

府在杭州城市的西部偏北地区，划出了一

大片土地作为规划中的文教区。

1952年11月，省、市人民政府首先考虑

在文教区南端，当时的铁佛寺附近、黄龙洞

之北，以跑马场为主地区划为浙大新校址。

当时浙大副校长刘丹带队前去查看，

见到这一带都是水田，可能不宜基建；于是

派土木系组织人力进行勘测、钻探，还试打

了几个桩子，发现该处土地松软，不宜建造

高层房屋。

倘若加固地基，工程费用约需要 640

万元。当时国家财力还比较薄弱，困难很

大。

刘丹再次带领一些教师、工作人员，邀

请同济大学专家到文教区里寻找合适的地

方。他们发现黄龙洞以西到老和山下，有

一片土地的地质状况比较好，民房、农作物

比较少，多半是坟地，基建投资较省，周围

还有发展余地。

经过省、市人民政府同意，确定将浙江

大学新校址定于玉泉寺北的老和山麓。

刘丹先生将校园总体规划设计的任

务，委托给了土木系的一位建筑学人才何

鸣岐。

1953 年 7 月，新校区建设破土动工。

从设计到施工建造，时间紧迫，父亲全身心

投入工作。何家孩子们常在罗苑见到刘丹

校长，他来和父亲一起商讨设计方案。

起初家里只有一间房，因为何先生几

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工作，学校考虑到先

生需要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在隔壁住家童

竞昱先生家搬走后，又分配给何家一间房。

这正是何先生那段“极其拼命”的岁月。

1953 年正式开始做浙江大学规划设

计时，何先生已经50岁。那时候每天早晨

起来，小孩子们走进父亲工作的那个房间

里，总闻到一股很浓的烟味。

陈帆说“一切都早在先生的脑子里”。

何先生功力深厚。他在嘉兴时，曾与

人合开过木材行。后来我们又听何廷颙

说，他父亲也会木匠活，“大妹妹的高脚婴

儿座椅就是爸爸做的。”

有工匠经验，何先生非常了解建构，明

白房子是如何搭起来的，各个构件是如何

交接的。

何先生还有许许多多丰富的人生体验：

何家第四个小孩、三姐“西泠”的名字，

就和何先生的兴趣爱好有关，最小的女儿

何南屏记得“父亲对罗苑家附近的西泠印

社很是敬仰，他只要有时间，就会去西泠印

社走一走，看一看”。

何廷颙印象中，父亲还十分痴迷敦煌，

做过许多研究。他小的时候，曾在父亲的

指导下，画过飞天。“爸爸对书法、篆刻、绘

画，对京剧、文学、摄影、邮票都非常喜欢。”

何南屏说，1937 年，何先生在之江大学任

教时，曾设计“航空救国”邮票四枚，未发

行。“2007 年上海拍卖行有限公司把父亲

的设计样票四枚标注‘罕珍’予以拍卖，参

考价 40000 元。我们事后看到相关报道

才知道，对未能参加竞拍感到十分遗憾。”

何先生是一位懂施工的设计师，手头

功夫极好，又有非常高的艺术修养，这些功

底帮助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能落地的方

案，兼具建筑所要求的“坚固、实用、美观”。

浙江大学之所以没有聘请当时有名望

的设计师来做校园设计，可能是因为时间

太过紧张，也有可能，是刘丹校长当时非常

赏识何鸣岐先生的才华，委以重任。

到浙江大学工作时，何鸣岐先生的职

称还是讲师。

何先生并不是科班出身。1920年，他

在嘉兴上的是商学校，后来到上海当职员

期间，认识了当时在上海联合办学的之江

大学教员。何先生应该是在1929年开始，

在之江大学上海校址一边工作一边旁听，

后来一路回到杭州校址继续学习。

何先生在履历里，之江大学的求学经

历这一栏，他老老实实地写着“工读”。毕业

生名单里有“何鸣岐”的名字，但是他不是学

校的本科生。何先生当时在学校里做教辅工

作，后来在学校建筑部做监工、协助建造，学

校自助部因此提供可以免费学习的资格。

章咪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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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开始，何先生的最后

十年是在浙江医院度过的，他没有

机会再到浙江大学逛校园。

1990 年何鸣岐先生去世，廷颙

抱着父亲的遗像，当时灵车特别去

浙江大学绕了学校一周，再沿着护

校河离开学校。这条河，也是当年

在父亲的规划下，人工开挖而成的。

何廷颙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放

学回到罗苑家里，最喜欢打开窗子

放下自制的钓饵，“我钓虾顶厉害，

‘嚓’一下‘嚓’一下，小虾儿就上来

了。”妈妈常常会将儿子的成果，烹

制成一道美味，给晚饭加一道小菜。

女儿何南屏对小鱼小虾也非常

有印象。1960年代，他们家已经住在

浙江大学校园对面的求是新村。“那

时候，清晨常会有附近的村民在这

一带摆摊，拿个脸盆卖一些鱼虾。”

父亲会关照母亲，去买一点鱼

虾。在那个人时常要挨饿的年代，

父亲会把这些本可以作为食材的河

鲜，投入到人工挖建的护校河中，以

便净化和保持水质。

孩子们对父亲的工作，甚至生

活中的印象，仍然是比较模糊的，但

是很清晰地记住了父亲的一句话：

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

特别致谢：浙江大学建筑工程

学院吴婧一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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